第一讲    导论：研习《周易》经典的意义

一、通识教育与经典研读

《〈周易〉与中华审美文化》是学校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之一。什么是“通识教育”？可能大家对这个名词还比较陌生。所以，为了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在走进《周易》学说之前，大家有必要先来讨论一些与“通识教育”相关的问题：大学本科教育为什么要实施“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有什么教学目的和意义？如何才能学好本门课程？

大学实施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针对现在大学教学中的一些毛病。为什么呢？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大学教师上课，往往是一开讲就把自己多年准备的讲义滔滔不绝地往下讲，或者把准备好的多媒体课件根据教学进度播放，一页一页地讲解，讲到下课时才停止。学生坐在下面会觉得很轻松，爱听就听，不听老师也不会叫你怎么样，或是找你的麻烦。这跟我们以前所说的“填鸭子式的教学”没什么两样，不能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而且现在很多教师都住得比较远，匆匆忙忙来上课，又匆匆忙忙往回赶，于是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就更少了。这样的教学能达到什么预期的目标？这样的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还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在同学中，对通识教育的看法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在我上过课的选修学生当中，出现过以下几种认识：

甲：“在我看来，通识教育就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一些最基础的，这个‘识’可以解释为知识，应该是一些最基础的知识，我们应该了解的最基础的一些知识。比如说社会学方面，比如这门《周易》，《周易》是国学的一部分，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一些了解。所以在我看来，通识就是大众应该通晓、关于中国本身的一些知识。”

乙：“我觉得通识不光是了解中国的一些知识，更是每个人人格全面发展的一种知识基础，我觉得应该包括国学、文学、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等一些很复杂和综合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像哈佛大学开三十多门通识教育课程就包括像《时间物理》这样很抽象的课程。让你的人格不光在你学的专业里（比如会计、金融这种应用型的专业）有所发展，更要让你在毕业二十年、三十年后体会到人格在大学里积淀所带来的收获。”

丙：“我觉得刚才第一个同学说通识光指国学、文史哲方面的东西，这个说法我不是很赞同；第二个同学说通识教育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比较庞大的一个体系，可能有二十多门课程，内容很深奥，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通识教育就是每个领域内最基本的一些知识，是比我们有经验的师长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了解的一些东西，希望我们在专注自己学科的同时不要忽略这些基本常识。这是我关于通识教育的认识。此外，我觉得通识教育开课的初衷和真正的教学效果不是很匹配。比如我们希望可以和爱因斯坦一样，在做研究时从音乐中得到一点灵感，但是，我们在学其他东西的时候并没有给本身的专业带来帮助，反而是分散了原来就不多的精力，使得本身的专业也学得不好。”

丁：“我觉得通识主要是这个‘通’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很深入的了解，或者是像第一位同学说的那样很基础的了解。但是通识呢，到底是了解很深刻的东西还是了解很基础的东西，关键就看开课的老师怎么讲了。”

……

这是一些同学在刚刚接触核心课程时，对我坦言他们对“通识教育”的个人看法。当然，还有人说：“通识，就是通通认识”；也有人反对，说“通识，只是通通认识一点点”。应该说，这些对通识教育的理解还是有所偏差。误解首先是由词的表面意义引起的，以为‘通’就是什么都要通，‘识’就是知识。在我看来，这样的理解跟“通识教育”原来的意义有出入，这个词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或者台湾各大学里有不同的叫法，有的叫“公民教育”，有的叫“博雅教育”，还有的叫“自由教育”。我理解的通识教育，除了要让我们的知识能够更全面一点，有一种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融会贯通之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知识的积累提升我们人格上的，甚至是智慧上的一种进步。复旦大学最初开设了50门核心课程，规定每个新生至少选修一门课程（2个学分）。现在已经开设了100多门，而且要求本科生要选12学分。这50门或100门课程可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于每一个同学来讲，因为刚进大学校门，学习任务比较重，最多也就只能选若干门。如果今后不继续选修的话，就有其它数十门核心课程跟你擦肩而过。换句话说，从学科知识的角度看，你就可能没有机会再去系统修习与未选修课程相关的知识，也就不可能拥有贯通各门学科的机会。那么，怎么去‘通’呢？怎么能不让自己与这些核心课程所传授的知识领域失之交臂呢？先不谈文科和理科的差别，单谈文科那么多的国学经典，仅我国先秦时期的重要经典，就有《周易》、《老子》、《庄子》、《荀子》、《诗经》等等数十种。只要条件许可，每一种经典的研读都可以作为一门核心课程来开设，那么关于“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选课板块的课程就有可能是数十门，而且都是挺重要、挺有吸引力的。如此而言，要是你选了其中一门，没去选其它几门（事实上肯定是大部分的课程都没法选修），那么你摄取的“经典”知识就永远都是残缺不全的。所以，从知识积累角度来讲，你要全面学习和贯通，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那到底该怎么做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说的一番话得到一些启发。金耀基先生说过，学生在大学里实际上是学四种东西，一是学怎样读书：learn  to  learn；二是学怎样做事：learn  to  do；三是学怎样与人相处：learn  to  together；四是学怎样做人learn  to  be。
如此对大学教育的理解是很全面深刻的。这无异于告诉我们要想在大学生涯里进德修业并获得真正的成功，一定要做好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学会怎样读书”。首先要学会读书，如果不会读书，这个学生肯定是不合格的。大家可能会说，我都是大学生了，读书是我最拿手的，还要学会读书吗？我觉得有很多大学生不见得就真正懂得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读书。现在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知识是多种多样的，似是而非，非常难以分辨。如果没有学会正确的读书方法，就容易被知识海洋淹没，也容易被新生知识抛弃，也有可能因为接受不良的知识而影响人生事业的发展。就某一专业研究而言，如果你的读书方法不当，就无法达到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就可能在具体问题研究时出现所需知识材料的无知和难得。那么，如何才能获得正确的读书方法呢？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允许有适合不同读书人的各种有效读书方法。在以往一些行之有效并业已达成共识的方法中，在当代学人中最重视的莫过于让人认真研读各类经典。所谓“经典”， 作为某学科门类的重要文本内容，一是由来已久，二是广泛认可。不妨打个比方，当人需要进补的时候，首选的肯定就是人参灵芝、冬虫夏草等一类的滋补良药。为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一类补药药性良好、疗效显著，长期以来被广泛认可，属于“大补”良方。如果把“知识”比作“补药”，那么“经典文本”就是“大补”之药。所以，在知识天地中，我们必须经常恶补“经典”，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读书效果。问题的关键是，经典本身也是纷繁复杂，经典不难求却不易读，如何才能选好并读好经典文本呢？这里，主要以研读《周易》的方法为例作简要分析。譬如：北宋儒学者胡五峰先生提出的“学欲博，不欲杂；守欲约，不欲陋。杂似博，陋似约，学者不可不察也。”
对此，已故当代著名易学专家黄寿祺先生在青年时期就因此深受启发，并当作治学《周易》的名言教导后学，他曾在《论易学之门庭》一文中说：“余深服膺其说。故余之于《易》，亦愿能博读古今《易》家之书，而不愿糅杂众家之言；愿各守各家之家法，而亦不愿株守一先生之言。”
可见，博学古今众多学说，是为了成就自己有所创新的一家之言，而不是使自己的学问被驳杂的众家言论所遮蔽而变得模糊不清；固守的思想观念应该是通过融会各家学说方法而体悟到的能以简驭繁的普遍法则，而不是因为墨守某些个别权威的论著观点导致认识有所偏差和疏漏而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幼稚粗陋。简单地说，“博”者，博览古今，学贯中外，而能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杂”者，兼收并蓄，良莠不分，而至是非颠倒、思维混乱；“约”者，以简驭繁，言简意赅，而能窥斑见豹、知往察来；“陋”者，坐井观天，守株待兔，而至粗疏浅陋、妄自尊大。进一步说，如果不能认清“博”与“杂”、“约”与“陋”的细微差别，读书就难得要领，就会出现事倍功半，还有可能误入歧途。
第二件事是“学会怎样做事”。因为大学生阶段是快要进入社会的一个前奏，一般再经过四年或五年之后，如果你不读研究生的话，就要直接进入社会了。进入社会后最重要的就是懂得如何做事，这个时候不仅是看你学历有多高，知识有多渊博，而且还要看你做事能力是好还是坏，是高还是低。所谓“因人设岗”、“论功行赏”的依据，就是一个人的做事能力和办事效果。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大小，也主要是靠工作中的做事能力来衡量的。所以，在大学阶段我们应该多争取锻炼做事能力的机会，如担任学生干部、参加社会实践等等。学校和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也应该为大学生多提供“学怎样做事”的岗位和机会。我以为，积极投身学术研究并不断提高各种能力，便是提高做事能力的最佳方法之一。我们知道，许多道理是有相通之处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认真思考和仔细比较。事实上，现在乃至未来的工作，更多的属于脑力劳动方面的，关键在于考验个人的思维能力。而从事学术研究，恰好有助于思维能力的迅速提高。因此，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让大家必须按要求撰写一篇学术小论文，目的是让大家初尝学术研究的体验，逐步具备分析和研讨问题的能力。

第三件事是“学会怎样与人相处”。为什么呢？因为在现代这个社会里 ，大家都是比较自我封闭的，而且个人主义比较张扬，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比较少，人际关系处理得也不是很好。但是大学相对来说是一个交流比较畅通的场所，周围有很多同学，宿舍也是好几个人在一起，所以大学校园是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场所，大家能从中学会与人相处。我经常说，从易学的角度来讲，《周易》也是一门关系学。为什么说是关系学呢？因为周易有两个重要的符号：阴爻和阳爻，一个代表“阴”，一个代表“阳”，整部《周易》有六十四卦，无非都是在讲“阴”和“阳”的关系。映射到我们的社会生活，比如说男人与女人、父亲与母亲、君子与小人、上级与下属、朋友与敌人之间的关系，等等。所以，“学会与人相处”就是要懂得怎样去看清和理顺各方面的关系，而不论是何种关系归根到底都是等同于阴阳关系。我们现在不是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吗？就是说如何让你和同学、朋友或者同事、上下级之间以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得到更和谐的处理。

第四件事是“学会怎样做人”。现代的大学生尤其要学怎样做人，因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从小被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宠着，在做人方面都做得很不够。如果在大学里还是保持那种被娇惯的态度去生活的话，那么总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问题让你搞得焦头烂额。所以大学阶段是一个很好的缓冲期，你一定要在和同学相处的过程中学会怎样待人接物。一个人即使知识再渊博，智商再高，如果不会做人，那么对人类来说他只会起反作用，而且他学问越渊博智商越高，这个反作用就会越大。

从教育的角度来讲，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总是离不开应试教育。在高中阶段文理分科之后，学文科的学生对理科的知识不清楚，学理科的学生似乎也对文科的知识置若罔闻。所以我觉得，通识教育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弥补学科之间的隔阂和缺陷。我们发现在选课的时候，文科的同学会去选理科老师开的课程，理科的同学也去选择文科老师开的课程，作为一个弥补。即知识方面有残缺，就需要知识方面的迁移和沟通。通识教育的另一个出发点，就是培养学生探索和发现的精神。我们中小学读的东西都是别人写的，都有现成答案，很少能培养学生自我发现、自我探索的精神，就连各种方法都很缺失。通识教育就是希望通过一门课的开设，除了了解这门学科存在哪些问题，基本的研究方法是什么，还要去发现作为这门学科的初学者，你怎样才能一步一步地进入这门学科？怎样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地登堂入室。这是很关键的。换句话说，在大学里，除了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还要学会如何研究如何发现。我们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关键，如果你连问题都发现不了，你怎么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我记得以前有人在谈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之间的区别。一种最朴素的看法是知识很渊博、什么都懂的叫博士生。其实不是的。如果你接触过几个博士生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已经做得很专业，专到某个学科的某个点上去了，并不是像我们以前说的似乎是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也许你还有一个问题，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在学习方法上有什么区别？有人是这么认为的，本科生学的内容在考试的时候还有参考答案，老师怎么教，你到时就背一背记一记，考试基本上都有标准答案。到硕士研究生阶段，老师出题，然后你自己去读一些书，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些你自己的看法。到了博士研究生阶段，那就是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去解决了。如果你知道这个方向以后，你就知道你现在要培养的就是自己如何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至于知识的积累，要循序渐进。我们处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知识到处都有，你只要把交给学校的学费拿到上海任何一家书城都能买到很多知识回去。你上网或上图书馆，可以找到很多《周易》方面的书。不管是入门的书还是导读的书，到处都有。那为什么还要到课堂上学习呢？我认为，课堂就像是一个道场，里面除了有老师的引导之外，更重要的是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在这里有一个场的效应，如果能够加入思辨的过程，在探讨问题的过程当中，也许能够在瞬间激发你的智慧，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课堂的发言和讨论，说对说错都没关系，不要怕有谁看你的笑话。你们要努力培养一种在众目睽睽之下畅所欲言的能力，因为我们大家以后都要成为社会一员的，不可能一直做学生。按照学校的说法，你们以后是要到社会上去当领导、领袖的，所以同学们现在要培养这种能力。如果你在大学里一向都是坐在后排，不想发言的话，你会失去很多培养自己能力的机会。因此，不管我们对通识教育是怎么理解的，我们应该通过上通识教育课来弥补一些知识的缺陷，培养如何探讨一门学问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经典的学习，不断地提高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彰显个人的魅力。落实到最后，还是尽量达到通识教育的主要目的，它是公民教育，是自由教育，是博雅教育，让你更快地达成为一个有素质的公民、一个合格的大学生。我想这是通识教育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你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便在教学的过程中互相探讨。

二、《周易》数理与科学真理

我想，不少同学选这门课完全是冲着“周易”两个字眼而来的。在学《周易》之前，我觉得大家对于《周易》可能有点想法，或是有些不同的看法，这些都是正常的。我们这门课叫“《周易》与中华审美文化”，讲课的重心和中心都是《周易》。教学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周易》来了解中华审美文化的精神或思想发展的一个大体脉络，以及对《周易》方面的知识有所了解。大家对《周易》的知识可能比较陌生，如果不对《周易》知识进行讲解的话，可能会觉得不得其门而入。如果你期望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就对《周易》有更多的了解，就必须在入门的基础上去看更多的相关的书，去研读更多的易学古籍，再融入你个人的思考，才有可能一步一步登堂入室。学《易》之初，大家在思维上需要一个较为痛苦的转变。因为《周易》的思维和大家以前接受的教育思维有些不同。大家从进了幼儿园开始，思维都被西方比较抽象的逻辑思维所垄断，接受的大多是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教育。

大家对科学是怎样理解的呢？可以说，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科学”的概念，就像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个“人”的概念。如果人家问你“什么是人”，很难回答。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只是对人的社会性的一个概括而已，人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特点。科学也是这样。我们经常说：你这个做法是比较科学的，你这个研究是科学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追问什么是科学，哪怕是问科学家，他都很难做出一个准确的定义或全面的解释。科学真的就是科学吗？按国际学术界比较通用的一个区分，科学分成三大系统，科学的知识分成三大类。哪三大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第一，它跟我们提倡通识教育有关系，也跟《周易》有关系。我经常碰到这样一个追问：“你是研究《周易》的，你觉得《周易》是科学吗？”如果对科学没有一个基本的理解，你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说“是”也是错的，说“不是”也是错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对学术界中科学的基本概念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学术界把“科学”分成三大类。一类是自然科学，它在学科上表现为我们在中学学过的物理、化学、数学、天文以及现在的计算机科学等，这些都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这是人类为了改造和征服自然不断探索知识的一门学科。一类是社会科学，简单地讲就是研究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科。它在学科上表现为包括政治、经济、管理等。一类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包含哪些呢？有语言学、史学、文学、哲学、美学等，都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19世纪时，西方把科学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人们发现这个分法还不够，所以又把人文科学加进来。过去，我们没办法理解为什么史学、文学、哲学也是科学，就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也还不能理解。不过，它们现在已经被认定是科学，属于人文科学范畴。所以你们对三种分法要有大致的了解。《周易》和审美文化属于人文科学。目前，研究《周易》的学科主要有三类：中文、历史、哲学。对《周易》的研究设在哲学系这一大学科门类下的中国哲学领域里。这是我们对这个学科的大致的了解。
前面提到，三大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目标，都是为了人类的进步。大家来学校接受科学知识的教育，是希望摆脱愚昧无知落后的思想观念。而摆脱愚昧无知落后的思想观念，是为了让我们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我们刚才提到通识教育是自由教育，为了让我们活得更自由，不会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精神上的痛苦。相比三十多年前，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家的衣食住行基本上都能满足。但是我们的精神似乎却越来越空虚了，信仰的危机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科学知识中的自然科学，解决的是全人类的自由问题。如果没有自然科学，我们就不能享受到高科技时代下的自由，比如说，没有灯光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我们现在这么自由这么方便，就是由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社会科学，和自由有什么关系？我刚才说的政治学、管理学，都是研究怎样制定新的规则、新的法律、新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如何通过限制人来使人获得自由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通过社会科学来制定新的规则，大家都可以为所欲为，都没有道德法律的约束，就会天下大乱。天下一乱的话，你的自由就会受到影响。所以社会科学是研究如何通过限制人的个别自由而使大多数人获得自由。人文科学和这两者又有什么关联？人文精神是什么？现在大家都被金钱这辆马车绑上，不管读书也好就业也好都是为了赚钱，大家都活在一个非常功利的环境里，被物所役。你想学什么想做什么都受物质利益驱动，所以很多人会变得利欲熏心。有一个词叫“欲壑难填”，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大家都没有办法，因为人文精神的缺失，大家会变成工具。所以你会发现，如果单纯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没有人文科学的修养，人很容易会变成机器式的工具，纯粹为研究而研究，不懂得什么叫人文精神。比如说学外国语言的，如果没有认识到语言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的话，只是一部同声翻译的机器而已。所以你在自己个人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就没法解决了。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学的四年只是把自己打造成一种工具，说白了也就是金钱的奴隶。如果有的人只学了法律，每天只是为了打官司而打官司，我们会觉得他好像丧失了良心。如果只是学自然科学，他每天就是从家里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家里，缺少娱乐缺少人文精神的熏陶。长此以往，他的心理就会产生问题。因为人本来就不是机器，因为受到金钱物欲的驱使而变成了机器。如果你进入社会就会觉得这个社会太复杂了，有些人太麻木不仁，这些都是心理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个社会太缺少人文精神的熏陶。所以我说，人文科学要使人达到什么自由呢？它要使人在不借助外力或不受外界影响下，如何通过内心的修养而获得一种自由自在的幸福和快乐。这是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曾经在电视上看过，有一个小孩说：痛苦一天也是这么过，快乐一天也是这么过，那与其痛苦倒不如快乐地过一天。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快乐却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人文科学应该是帮助我们如何去理解人生，理解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碰到问题的时候就会茫然不知所措。
还有一点我要提到，我们以前的教学很少讲到生活的问题，生和死的问题，可能这方面大家非常地无知非常地脆弱。但是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也是大家最值得去探讨去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到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开这个人世。有人生下你，你就有一天要死去，这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真理。所以说如果你讲人文的话，是一个人的问题，他有一个起点，很快就会有一个终点。在起点和终点之间会碰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最后会集中到一个问题：心理问题。这个心理问题具体表现在命运的问题。所以我们研究《周易》的时候，通常不是从史学、文学、哲学的角度出发，而是说《周易》可以算命，觉得《周易》可以占卜可以预测，非常神秘。很多人真的不知道《周易》究竟是什么，就是觉得《周易》很神秘。如果你抛除深奥的词语，它关注的就是一个人的问题，人的世界观价值观问题，所以我们学《周易》要去了解它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关于人文精神，大家谈到《周易》最熟悉的一句话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家理解这句话可能还是从清华大学的校训来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有些人并不知道它来自于《周易》。事实上，它出自于《周易》的《易传》。所以说要更多地学习文本，才有可能对《周易》的知识内容有更多的了解。

再提到一个很小的问题，《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很多东西已经融入到我们血液里了，很多东西已经家喻户晓，历代都在沿用。我们平时用的很多成语，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其实很多都和《周易》有关，只是你不知道它是来自《周易》而已。《易传》里提到：“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才会出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也是来自《周易》的话。“百姓日用而不知”正是透视出这样一种现状。其实，很多关于《周易》的内容、思想，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接触《周易》文本，所以导致对它的来源不清楚。再比如说，“物极必反”，这个词其实和《周易》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对《周易》与科学的一些认识。

三、群经之首与中华文明

对《周易》的认识，不妨再来听听张善文先生的理解：

对《周易》的仰慕崇敬，大概是古来读书人的共同心理倾向。所谓“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这是何等的高雅境界？在春意盎然的大好时光，端坐于窗明几净的书桌前，潜心读《易》，陶陶然与往古圣人同趋于至妙绝高的哲理思维之神奇殿堂，又何尝知晓春去几时呢？

有人说，《周易》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智慧之源。所谓源者，乃最初始之发端，最丰富之蕴蓄，有源必有流，源之所开，于是乎有洋洋大观之流，于是乎有浩浩荡荡之江河湖海。把《周易》哲学视为中华民族智慧之源，无疑是至为可取的认识。

《礼记·经解》说过：“其为人也洁净精微，《易》教也。”孔颖达疏曰：“《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洁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孔氏的分析，颇有见地。我想，若再细思之，这“洁静精微”四字，又大有文章可做。洁者，一尘不染，通体清澈，一片冰心在玉壶之谓也。静者，涵咏沉潜，闲适乐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之谓也；精者，纯粹不杂，坚确不移，炉火十年磨一剑之谓也；微者，虚无缥缈，得失无度，别有天地非人间之谓也。总此四言，便是《易》之哲理内核，《易》之精神，《易》之智慧。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而观其大本，不过“变”字。纵览古往今来，从宇宙、地球的诞生，至人类社会之进化，以及万物生命之历程，皆逃不出一个“变”字。《周易》哲学，所言者即是变化之道。其足以称为“洁静精微”，足以推为智慧之源，莫过于精深玄奥的变化哲理。朱子常云：“盖《易》不比《诗》《书》，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的事理，只一两个字便是一个道理。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密端正。” 

为什么要经历许多“事变”之后，才明其《易》理？这里不禁令人想起《论语》中所载孔子的一段名言：“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位圣人认为五十岁以后读《周易》，是最佳年华，可以使自己少犯过错，何以如此？朱子所谓“经历天下许多事变”之后读《易》方可明理之说，是否可作为孔子之论的注脚呢？

清代学者焦循有一则颇生动的轶事，他在某年曾经染病而生命垂危，而于病中昏迷之间，不知不觉地反复诵读《易》之《杂卦传》，其病乃愈。这件事情是焦循在他的著作《易通释》的《自叙》中说的：“丁卯（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春三月，遭寒疾，垂绝者七日，昏厥无所知，惟《杂卦传》一篇，往来胸中，既甦，遂壹意于《易》。”读奇书佳作可以治病，这在历史上也颇有先例。旧史曾记载孟德观陈琳之文，而使头风病愈的故事——《三国志.魏志》引《典略》曰：“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我们知道曹操是个爱才如命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对这位曾为袁绍写檄文讨曹并骂及曹操先祖的文人，最后还是既往不咎，纳为己用，甚至赞美他的文章可以“愈我疾”。对曹操来说，陈琳文章足以治病，是由于哲理精深、旨趣感人，故其病乃愈。那么焦循所汲取的，无疑是《周易》哲学中的人生智慧，籍以“往来胸中”，遂能排除病气，以至达到“回春”之奇效。这在中国《易》学史上堪称典型之例。

朱熹写过两首题为《易》的诗，其一云：“立卦生爻事有因，两仪四象已前陈。须知三绝韦编者，不是寻行数墨人。”其二云：“潜心虽出重爻后，着眼何妨未画前。识得两仪跟太极，此时方好绝韦编。”诗中所揭示的，在于教人读《易》之法——须着重领会《周易》的内在哲理，而非机械地“寻行数墨”。然而，欲真正深明《易》理，又谈何容易？务必综合古今历史，贯通前言往行，进行深入考察思索，或能悟得《易》中某方面旨趣。孔子的“忠恕”是《易》，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是《易》，屈原的“回朕车以复路兮，知行迷之未远”是《易》，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易》，邵雍的“美酒饮将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是《易》——大凡凝聚着人类智慧之光的思想，又何往而非《易》呢？潜心读《易》，必将感受到《易》学智慧于人生各领域中之无所不在。

“《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这是宋代哲学家张横渠提出的著名命题。读《易》，大概必须先明确君子与小人的分界，方能知是非、辨正邪而有益于身心，有利于社会。

西方哲学，正在向东方（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寻求富有生机的营养。人类在新的世纪正不断增快发展的步伐。《周易》思想的光辉，对于人类新世纪生存哲学体系的建立，将可能产生哪些有意义的启迪？中华五千年智慧的源头活水将对二十一世纪的前景产生哪些功在后世的影响？这是当今中国有作为的学人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

以上文字出自我的导师张善文先生笔下，是他《〈周易〉选评》一书中导言的一部分，我介绍给大家，希望能让你们对《周易》的思想方法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怎样读《易》？我经常听到选修的同学说《周易》蛮难的，很高深。在探讨《周易》之前，我们之间应该有一个小小的互动，你对《周易》是什么看法？你是怎么理解《周易》的？ 

一女生：“我今天刚看了几章。我觉得《周易》是告诉我们处理人生中的麻烦的一本书，是一本智慧的书。”

一女生：“我觉得《周易》是一本哲学书，但是哲学家中女性很少。现在班上的女生比男生还少，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来学习《周易》这一门哲学呢？”

谢谢两位女同学的发言。关于你们的问题，我在后面的教学中会给你们答案。我们的教材《周易译注》的前言的第一句话是：“冠居我国哲学经典之首的《周易》是一本奇特的哲学专著”，我们就来重点理解这句话。首先，为什么说《周易》是最早的著作？一提到最早的，大家首先要有一个历史的概念，把思考的方向往回拉到几千年以前，一直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那一段时期，公元前221年之前。对先秦的认识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把秦始皇统一之前一直到几万年之前都算在内，狭义一种指伏羲神农夏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一种专门指春秋战国时期。我们解读《周易》，首先要有一个历史的概念，知道它是哪一个时期的作品。当然，我认为仅有历史概念是不够的，还要有时间的概念。我对时间有一个感触，也供大家思考。地球存在的时间已经有43亿年了，但是人类的进化史有多少年？也就几百万年。中华民族的文明有多少年？我们经常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现在有的研究说是八千年，不管是五千年也好，八千年也好，如果和43亿年相比，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再进一步去想，我们这个宇宙存在了多少年呢？所以从这里面你就会发现一个谜，一个目前还无法解开的谜：人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地球的历史已经这么长了，人类的文明史才区区几千年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想要读懂哲学，首先要有这么一个思维：对人类困惑的思考。人类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都面临着巨大的困惑和挑战。《周易》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几千年之前，在那个杳无人烟的时代，人们是怎么生存的？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在狼群野兽之中，他们没有火没有光没有充足的食物，他们是如何去克服恐惧的，是怎样去趋吉避凶的，这是《周易》一书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还会想，为什么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不同？这跟我们文明的源头――《周易》的思维与西方的思维不一样有没有关系。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出现了，但是文明却只有五千年？简单地说，自从有了火，才有了文明，更重要的是，自从人类有了觉醒意识，用符号来表示人类的思想，才开始形成了文字……

再来看“群经”，指什么？“群”是“众多”的意思，“群经”主要是指儒家的众多经典，所谓“群经之首”，是指《周易》传到汉代的时候，已经被当作重要的经典，被当作人才教育的重要教材。儒家的经典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相传还有一部《乐经》，但后来遗失了。这五部经典到汉代的时候最重要的一部就是《易经》，所以说它是“冠居群经之首”，这是第一方面。

先秦的五经是怎么来的？以《诗经》为例，周代时，朝廷派很多采诗官到各地收集民间的歌谣，然后汇总到朝廷，然后再编成一个诗集，据说传到春秋孔子的时候有三千多首。孔子为了编教材，就把三千多首进行编删。他是根据一定原则进行编删的，把《诗经》分成“风、雅、颂”三编，然后又归纳出《诗经》的主要表现手法“赋，比，兴”，把三千多首删成三百零五首，所以我们现在也叫它《诗三百》，它开辟了我国现实主义的写诗手法。《诗经》产生的最早年代跟《周易》差不多，但为什么我们说《周易》是最早的呢？因为定义的后面说的是哲学专著，而《诗经》是文学专著。再说《书》，《书》指的是《尚书》，“尚”通“上“，指的是上级统治阶级的一些文书档案，比如说夏商周统治时期，打仗之前誓师大会的誓词，或者臣子上书帝王的折子，或者是君臣之间的对话，整理成为一些档案文件。到了孔子的时候，为了编教材，也是把这些加以整理，所以《尚书》产生的时代和《周易》产生的时候差不多，如果不提后面哲学专著，单纯讲文献的话，《周易》甚至可能比《尚书》出现得更晚一点。这些作品出现的时代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断定说具体的时间，只能是大致一个时代，可能是周代。五经中的“易”当时主要指的是《易经》。我们现在讲的《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易传》是孔子写的，在孔子的时代，《周易》主要指的是《易经》，能读到的是片言只语，很难理解，所以孔子作了《易传》。《春秋》是诸侯国鲁国两百多年历史的记载，是用编年体写的，一年一年排序，按照春夏秋冬季节的顺序来记叙，所以我们说《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后来孔子也进行了编删，严格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编写。孔子的编删也是有义理在里面的，现在有个词叫微言大义。中国人说话经常是躲躲闪闪的，不会很直接地说话。这个传统和孔子的《春秋》都有关系。所谓微言大义，是指作《春秋》的人用他们的记叙来反映历史世界和人物。我们举个例子，“杀”和“弑”，君王杀臣子，是合法的，就用“杀”；如果是大臣为了争取王位，把君王杀了，是不合法的，用“弑”来表示，这是微言大义的一个表达。

上面讲的先秦的五经，都是先秦最重要的儒家经典，主要由儒家学派的孔子传承下来，但是它们一开始并不属于儒家或道家或诸子百家，这一点大家要明确。

群经主要是儒家的经典，我们现在称儒家十三经，是从春秋战国到宋代确立的十三部经典。《诗经》一部；《尚书》一部；《礼经》后来分成三部，一部叫《周礼》，一部叫《仪礼》，一部叫《礼记》（“礼”是人与人之间的礼仪，我们今天可以通过研究“礼”来了解周代的礼节，比如说嫁娶的礼节。现在研究三礼的人很少，几乎接近于绝学的状态了）；《易经》后来虽然和《易传》结为一体，我们一般称之为《周易》；《春秋》分成三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传》（我这边简单提一个小知识，当时并不像现在有纸有笔有电脑这么方便，老师主要教学生什么呢？口耳相传，通过理解经文，把经文背下来，所以传承下来的版本到后来就不一样了。《春秋》是史书，非常长，到后来就变成三传。公羊，谷梁，左，都是人的姓，公羊是一个叫做公羊高的人，他是齐国人。齐国相当于今天的天津一带，《公羊传》比较喜欢关注天灾，比如说哪里出现流星雨，泰山哪里崩掉了，是和人联系起来的。所以到了汉初，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他是在一本《春秋繁露》的书中提出的，《春秋繁露》的学说主要是根据《春秋公羊传》的说法的。《春秋谷梁传》是一个姓谷梁的鲁国人，鲁国的文风比较朴实保守，谷梁传主要强调大一统的思想，比如说台湾问题有个统独问题。谷梁传比较强调中华民族要统一的思想，还有一个夷夏的问题，它觉得华夏民族比少数民族来得高一等。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是解释《春秋》的，但它们的解释大同小异。《春秋左传》相传是左丘明残废了以后写的，它更多的是文学的手法，有很多描写战争的场面，所以《左传》有点像是对以前经文中某一句话的扩充。《春秋》里面可能用一句话记载某国和某国在某地战争，后人就无法知道详细情况。《左传》就记载得非常详细，文学性比较强。所以中文系研究《春秋》的基本上都是研究《春秋左传》的。）；因此，五经就变成了九经，但是十三经还差四经。儒家有个思想“以孝治天下”，所以又从《礼记》里面抽出一章变成《孝经》，还有一部叫《尔雅》，这是属于小学方面的，古人说的小学主要是指启蒙方面的，《尔雅》主要说的是语言学，《尔雅》比《说文解字》更早，如果要读古代的经典，《尔雅》是一本工具书，儒家也把这部当作重要的经典之一；还有一部是《论语》，一部是《孟子》。《论语》是孔子弟子记载的与孔子的对话，叫语录体，就是师徒之间的对话和讨论。《论语》也是儒家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它记载了很多孔子的言论，也包括了很多谈人生谈治国的思想。宋代有一个叫赵朴，他提出一个思想“半部《论语》治天下”，所以明朝开朝皇帝朱元璋，就通过熟读《论语》来治天下。现在于丹讲《论语》，讲得还不错。但是你最好听过之后自己去读《论语》的文本，这样你才能有更深的了解。还有一部叫《孟子》。孔子和孟子都是很重要的儒家代表，但是孟子不是孔子的学生，虽然他传承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他不是孔子的学生。但是我们又把孔子和孟子的学说叫做孔孟之道。这十三部经典从先秦的五经变成九经之后，又加了后面四部，称为儒家十三经。而《周易》就是这十三经里最早最重要的一本。我们经常说《周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就是这个道理。说它最早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的。明代有个叫章学诚的提出一种观点叫“六经皆史”，意思是说六经都是史书，确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六部经典，都是先秦时期的活化石，其它的文本资料都丢了，这六部当然记载了很多史实。但我们从现在的文学史学哲学的学科分类看，每一部都包含有不同的内容，但是侧重点不同。从哲学角度看，这六部当中最具哲学意味的当属《周易》，所以我们说它是最早的奇特的哲学专著。因为其它的经书都是语言文字，但是《周易》还包括卦行符号，这是它奇特的地方。更奇特的地方在于它最先的功能可以用来占卜用来预测。

说了十三经，还顺便附带一个“四书五经”。宋代的朱熹，是继孔子孟子之后隔了一千多年才出现的一个儒家巨匠。当时，为了传播儒家的思想，他整理了“四书五经”，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大学》和《中庸》是《礼记》里面抽出来的两篇文章。“十三经”和“四书五经”的概念要懂得分别理解。

理解《周易》是一本怎么样的书，还要知道有个词叫“经学”。在中国，研究上述经典的学问有一个专门名词叫“经学”，这个词语是中国独有的，它包括文学史学哲学都有，很多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实际上经学已经包括了哲学，这些内容留到以后再来探讨。

� 张鸣《大学必学的四件事》：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2月27日版，第85页。


�据清代《宋元学案》（黄宗羲原著、黄百家纂辑、全祖望补定）卷四十二《五峰学案》记载：“胡宏，字仁仲，崇安人，文定之季子。自幼志于大道，尝见龟山于京师，又从侯师圣于荆门，而卒传其父之学。优游衡山二十余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张南轩师事之。学者称五峰先生。”全祖望认为“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此处所引语句就收录在《五峰学案·武夷家学（二程再传）》之《胡子知言》中。


� 黄寿祺《论易学之门庭》一文，初成于1940年夏在原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研究室的讲稿；后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又载《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后又被其子黄高宪教授作为附录文章收在“二十世纪国学丛书”之一《群经要略》之《周易篇第二》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文主要谈及研治《周易》的正确方法和途径，有不少精辟见解。





